
沿著河岸街走在第一個巷子向右轉，然後在畫著維京人頭盔的塗鴉處向左轉，接著沿著巷子

一直走到底就會看到透明玻璃的溫室和旁邊被大量盆栽所形成的綠意所淹沒。 
 
這裏是Erickson’s Herb 艾瑞克森的藥草園。 
提供各種不同藥草原料、植栽，就連麻瓜世界的植物也種了不少，考慮到並沒有設下任何偽裝

，雖然不太好找但是偶爾也是有麻瓜闖入。 
 
七月。 
今年夏天超乎往常的炎熱氣候侵襲了整個歐洲，儘管太陽的威力超乎以往，但溫室內依舊維

持著舒適的溫度，但溫室內的工作從來不是輕鬆的。 
 
年僅11歲的席奧.艾瑞克森，正蹲坐在小板凳上一個一個的把幼苗正在拔起換到更大的盆中。 
重複的工作稍稍穩定了他焦慮的心情。 
 
他在等待。 
等待一封重要的信。 
 
為什麼還沒寄來？隨著其他人都已經收到了信，他卻還沒收到。 
 
「提奧～」 
「提奧～」 
一模一樣的聲音從左右兩側響起，聲音的主人是席奧的堂姐莉莉絲和娜瑪，從丹麥到英國工

作寄住在艾瑞克森家，從一開始的不小心叫錯名字到現在已經是故意惡作劇的程度。 
漂亮的金色頭髮紮成側邊馬尾，一個人綁在左邊另一個人就綁在右邊，面對面看著對方就像

是在照鏡子一樣。 
淺紫色的瞳孔倒映出與自己一模一樣的倒影，從出生就沒有分開過的兩個人，對方與自己同

等重要的存在。 
「不幫忙就不要吵我。」 
「今天不說：『是席奧。』耶」左邊的女孩驚呼的聲音顯得有些刻意，從反應上他知道這個是莉莉

絲，雖然是雙胞胎卻還是有細微的差異。 
「為什麼不說？」而這個是娜瑪比起莉莉絲更穩重一點點的氣質（席奧表示大約多兩滴的差

異） 
「提奧～」 
「提奧～」 
「是席奧。」熬不過兩個人的重奏攻擊，他最後還是選擇妥協。 
 
「你們不快點準備出門嗎？快要遲到了喔。」席奧將最後一個幼苗換盆完成，站起來拍了拍手

上的土壤，抱起裝著空盆的籃子走到溫室角落放著。 
「提奧忘記了。」雙胞胎中的其中一人掩著嘴竊笑，銀鈴般的笑聲響遍個溫室。就算席奧能夠分

辨雙胞胎，但是對於雙胞胎來說被分辨反而會惹得她們生氣。 
「今天是星期日。」另一個溫和地笑了笑，對著席奧說。 
 
啊—真的。他忘了，今日是星期日。 
 
「那就別來礙事啊。」 
「提奧好兇喔。」莉莉絲與娜瑪兩個人同時說話聲音重疊在一起，表情也一模一樣。 



「你們不是說要去買東西？」他說了昨天晚餐時間雙胞胎談論著在街上看到的新衣服，他提起

這件事情期望雙胞胎還給他有關清淨的環境，讓繼續手邊的工作，將空盆一個又一個沖洗乾

淨。 
 
「嗯，好吧。就上街走走逛逛。因爲提奧不跟我們玩嘛。他等貓頭鷹等得快要發瘋只好拼命工

作的樣子真是太好玩了。」 
「真的！掩飾焦躁的模樣真的好可愛。」說完的同時又抱緊了個子嬌小的少年，11歲的少年纖

瘦的身形與力氣是無法掙脫成年女性的力量的，而另一個伸出手指戳了戳那稚嫩、但是努力

表現不滿的臉孔。 
 
「不去霍格華茲也無所謂啊，反正魔法學校那麼多，德蘭姆很歡迎你的。」抱著席奧的那一個在

席奧的耳邊低語。 
 
她們兩位畢業於德蘭姆學院，事實上席奧的父親也畢業於德蘭姆，但是在英國長大的他從小

就知道自己會進霍格華茲唸書。 
 
他應該要進霍格華茲唸書，不論是哪個學院都可以，但是必須要是霍格華茲才行。 
 
「霍格華茲是最好的！傳說中的⋯⋯」席奧的長篇大論很快的被打斷，雙胞胎異口同聲地說：「掰

掰！我們晚上回來。」 
 
留下席奧在溫室裡頭。 
被戳中痛處的少年的不滿無處可去最後化作一聲不符合年紀的嘆息消散空中。 
 
晚餐時間 
 
近乎透明的金色長髮的女子站在廚房裡頭準備晚餐，調味料罐、食材都在她的身邊飛舞，坐在

餐桌邊看著這樣的景象對席奧來說是每天都無可取代的快樂時光。 
只是今天那種快樂沒有平常的那麼多，或者像是覆蓋上一層薄紗，桌上擺滿了他喜歡的食物

卻無法真心的感到高興。 
 
「席奧，要不要喝奶茶？」媽媽將茶杯放在他的面前，她輕柔地撫摸席奧做得挺直的背脊，她緩

緩地開口：「別想太多。」 
 
在媽媽的手離開他的身體之後他才捧起茶杯，溫熱的蒸汽燻得視線有些模糊。 
 
「我去看看艾德蒙。」他快速地站起來，椅子在木頭地板上滑動的聲音相當刺耳，他快步跑出上

樓，推開房門裡頭貓頭鷹轉頭過來，黑溜溜的眼球直視著他，因為對這個時間的主人出現感到

疑惑而歪了歪頭。 
 
他慢慢地靠近艾德蒙，摸了摸頭頂兩側高聳的長羽，艾德蒙的頭頂在他的掌心，他感受到對方

示好的將重量靠了過來。 
他伸出手讓艾德蒙跨出自己的樹洞（那是席奧房間的一個樹幹裝飾，為了要當成艾德蒙的窩

設置的）站到自己的手上來，即使身高大約佔了艾德蒙的身高1/3但是實際上重量卻很輕。 
他帶著艾德蒙來到窗邊推開窗戶讓他到外頭自行獵食。 
 



艾德蒙拍了拍幾下翅膀停在不遠處的樹上。 
席奧看著艾德蒙飛舞的軌跡，腦中想著：真好⋯⋯他也想騎上掃帚滑翔於天際。 
 
他準備下樓吃飯，在經過艾德蒙的樹洞的時候他看見底下有一張淺色壓得有些變形的信，他

不會認錯那上頭的印章，他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封信，手指滑過上頭的封蠟章。 
他輕輕地拆開那封信，然後確認了裡頭的內容。 
 
「媽媽！」他快步地衝下樓，在木頭地板上踏出咚咚咚的聲響。 
 
 
 
 
 


